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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莫干山 ■黄伟助

行家

意犹未尽

■赵韩德 文

在下的职业是造船，不过空时
喜欢写写毛笔字；写得有点味道的，
便自我欣赏，到作坊裱一下，回家挂
起。这次写了个条幅裱立轴，约定
日期到了就去取。

裱画店在新村边缘马路边，两
开间，作坊兼店面，非常宽敞，老板
就是裱画师傅。

作坊四周壁上，正倒横竖，了
无规则地粘满装裱中的书画，斑斓
绚丽像“微型书画展”。有稚嫩的，
有老辣的。业余的多，偶尔也有名
家笔墨出现——那多是买家送来
装裱加配镜框。我伸颈扭脖子的
一壁厢看去。有的整张宣纸只写
三四个字，以示气魄；有的红花绿
叶非常热闹，却稍显匠气；有故意
恬淡学李叔同的；有硬作古拙的；
有狂草草得不知所云的；还有的仿
流行名家之字几可乱真、可拿到花
鸟市场里去卖钱的。偶见上品字
画，则滞留老半天。

这天取件，老板徐徐把立轴展
开，让我验收。老板手艺好，装裱雅
致文气大方，很平贴，手感也厚实。
在下的毛笔字经这么一来，居然神
采焕然。这时从堂屋深处，慢慢过
来一个人，我以为是老板家人，没多
注意。他却站在了我身后，一声不
响的看，全神贯注。这样认真的看
鄙人书法，我有点惶恐，赶紧示意老
板把立轴全部展开，让他看个够。
足足十分钟，那人开口了。我注意
到他大概三四十岁，清瘦黝黑，面容
诚恳。

他 问 ：“ 您 写 的 ？”我 说 ：“ 请

指教。”
他说：“这字写得好。用笔干

净，交代很清楚。”凭这两句，我知道
遇上内行了。当年我的书法启蒙老
师，在授我写字方法时所强调的，基
本就是这两点。

“我是外地人，路过这里，进来
看看。几年了，在上海打工谋生，平
时很喜欢看写字。市级的、区级的
书法展，我都去看。”他叹了一口气，

“好的不多。”
这样评价上海书法，我想此人

不简单。
“好的不多。最大问题，病笔

多，不规范，沉不住气。还有，就
是俗。”

他 眼 光 转 到 立 轴 上 ，我 有 点
紧张。

“您的字，大哥，”他看看我，“我
喜欢。运笔无毛病，气息好。”

我张张嘴，无声。
“小弟，”他谦虚地自称小弟，因

为我明显较他年长，“小弟斗胆要说
的是，”估计批评来了，我心里作了
准备。“您落款也没问题。但是印
章，盖得草率了。”他把手指夹在落
印处，“——如果这印移上去这么一
点点，再稍稍往左偏一点点，就好看
了，就生动了，不‘板’了，是不是？”

我仔细一琢磨，有道理。听君
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

收好立轴，告别老板，一起出门。
“小弟”姓瞿，山东日照人氏。

于是我叫他小瞿，他称我赵工。接
着我知悉，小瞿山东老家村庄里，年
轻人几乎个个会书几笔，老师是村
里一位八十多岁的长者。小瞿专临
王羲之十七帖。

小瞿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工棚
就在附近。

岁月悠悠

那时的旅游

■朱建新 文

二年级时，我们还到控江中学上
了一学期课。

原来学校的平房要改建成二层
楼房，我们就暂时搬到控江中学上
课。于是，大家就要沿着双阳路走到
控江中学。因为马路排水系统不完
善，一下大雨双阳路就要积水。有一
次，连日的暴雨，街上发了大水。双
阳路上的积水直达孩子们的膝盖。
同学们穿着木拖鞋，撑着油布伞，踢
哒、踢哒地在水中迈步。

一到教室，雨水、脏水顺着小腿
直往下流。陈馨艳老师不知从哪借
来的脸盆，装满了清水。陈老师挨个
叫名，叫到的同学到脸盆旁坐下，陈
老师为我们每个同学洗脚，然后用毛
巾擦干，不厌其烦。

一盆盆的清水端进来，一盆盆的
脏水端出去。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
陈老师第一个叫的就是我，让我第一
个上去洗脚。可那时我特别害羞，只
是低着头，死活也不肯上去。尽管脚
上的水是冰凉的，但心里却充满了温
暖，因为，那是老师的爱。

在控江中学我还找到了抓“银龟
子”的好地方，金龟子有两种，一种是
金红色的，另一种却是银绿色的，就
叫银龟子，比较少见。控江中学教学
楼旁有一片小叶冬青树，在高高的树
梢上常有银龟子趴在上面，啃食嫩
芽，只要把树枝慢慢地拉过来，就能
逮住它。

陈老师曾把我手工课剪的一串葡
萄和一颗红五星贴在教室的后墙上，
供大家欣赏和学习。也曾把我评为班
里的三好学生，特意让我上台领奖状，
可因为我固有的害羞，执意不肯上台

领奖。陈老师并没有生气，只是微笑
着让同学们把奖状传给我。我还成了
班里的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因为陈老
师的推荐，我曾做过少先队的中队长，
但是，因为我的胆怯，没有尽到中队长
的职责，辜负了陈老师的期望。陈老
师虽然心里很着急，却从来没有生气
过。她对我们的关爱依旧。陈老师还
曾带我们全班到淮海公园游玩，下午，
去了上海市少年宫。在少年宫的草地
上，我们和陈老师一起留了影，可惜这
张照片，因为年代久了，也不知放到哪
里去了。

还有一件让我很不好意思的事
儿。刚上一年级时，因为不识男女厕
所这几个字，还真闹了一个笑话。学
校的男女厕所紧挨在一起，一次因为
心急慌忙，随着一群小朋友进了厕所，

却怎么也找不到原先位置的男小便
池。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时，忽然发
觉，周围全是女生。这才恍然大悟，原
来我跑到了女厕所里。

也记得有一件得意的事儿。我
的隔壁邻居就是同班同学吴红英，
再过去就是小武子，小武子的大哥
在市委开轿车。那是一个星期天，
学校要开展活动，大清早，忽然得到
一个喜讯，小武子的大哥要顺路送
我们到学校去，尽管步行到学校也
不过五六分钟，可也把我们乐得喜
滋滋的。因为那时，只有有身份的
人才能坐轿车。当我们坐的轿车来
到校门口，校门还没开。按了几声
喇叭，只见张教导慌慌张张地打开
了校门，却发觉只有我们三个小鬼
从车上下来，这才松了口气。

杨浦记忆

我记忆中的控江二村小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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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正 文

当年，老吉（按当时的年龄应该
称小吉）在安徽淮北一县城电影院做
宣传美工。一次，他要到济南出差，
便背着一个当时时兴的军绿色挎包，
还有借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身前往。

回程的火车上，与县文化馆的美
术老师等人不期而遇，他本想拉着他
们一起去爬泰山，也好做个伴，无奈
人家都去过了。于是，老吉大约在九
时左右独自在泰安下车，心无旁骛地
向泰山进发。上山的人不太多也不
算少，不用买票，也不用问路，顺着人
流往山上走就可以了。途中，一位独
行者过来搭讪，老吉也就顺其自然，
与其结伴而行。那时，老吉只知上山
40里路一说，对泰山其他方面就所知
无几了。时间有限，老吉就像赶路一
样，十八盘、玉皇顶、南天门等都一掠
而过，每个景点只能以到过为算，最
多只是稍作停留歇歇脚，吃点干粮喝
点水补充补充能量。

经过三四个小时跋涉，老吉终于
攀上泰山之巅。他举目远眺，顿感心
旷神怡，环顾四周，只见群山穿透飘
渺的簿雾，露出一个个尖尖角，别有
一番韵味。

此时，老吉想起侯耀文说的一段
相声，其中以“一锅窝头”比喻群山，
感到真是妙极了。尤其在实地看过

“一锅窝头”之后，更是由衷地佩服相
声作者，能写出这样风趣幽默、惟妙
惟肖的“水词”。这也成为老吉几十
年来抹不去的记忆。

看看手表，已是下午三时，不打
算在山顶过夜观日出的老吉，爬上曾

在报刊上见过的观日出照片中的泰
山石，过了一把“到此一游”的瘾，便
往回走了。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下山
的路都有一定坡度，走路时就像后面
有人推着似的一溜小跑往前冲，想停
都停不下来。走着、跑着……老吉觉
得两腿膝关节发软，下意识地用手摸
摸，膝盖还在，但走路时却像没有膝
盖似的。所幸无碍走路。

下山比上山快多了，晚上七时到
了山下，老吉住进旅社休息一夜。起
床后，再摸摸膝盖，一切如常，便乘早
班火车回淮北。

旅游这个词，当时只属于外国人
及华侨等，国人的词典里一般找不
到。对这样能借着出差机会走走看
看，老吉已是非常满足，更不敢有过
多的奢望，更没想到把它戴上“旅游”
的帽子。

那年，全国电影宣传画展在江西
南昌举办。地区电影公司通知各电
影院宣传美工自行前往参观。一个
大好的机会让老吉碰上了。老吉从
淮北乘火车到南京，换乘开往武汉的
轮船，逆流而上，于次日下午四时到
达江西九江，住下。既然来了，庐山
是当然要去的。第二天早上，老吉搭
乘一日游览车上山，上山的路，一弯
又一弯，不由地进入“跃上葱茏四百
旋”的意境之中。仙人洞、含鄱口、会
址等知名景点都走到、看过。当时庐
山电影院长年放映电影《庐山恋》，老
吉也很想体味一下身在庐山看“庐
山”的感觉，但怕赶不上当夜开往南
昌的火车，只有作罢。

昼停夜行的老吉，乘上当夜的火
车，翌日早上赶到南昌，到位于八一

大道的展览馆观摩画展，算是完成了
此次出差任务，之后，去了南昌起义
纪念馆看看。夜晚，又是赶路的时候
了，老吉照例乘上夜班火车，次日七
时到了杭州。下了火车，老吉拿着在
车站买的一份点心，乘上 7 路公交
车，直达灵隐寺。老吉进了大雄宝殿

“拜过”菩萨，出来一路往东，浏览了
飞来峰、苏堤、断桥、花港观鱼、柳岸
闻莺，再登上游船看看印月的三潭
……一天下来，西子湖畔留下老吉的
行行足迹，到人间天堂的杭州一游的
夙愿也得到了却。

华灯初上时，老吉又住进“流动
大旅馆”，经沪杭线转沪宁线到了江
南名城无锡下车，去了鼋头渚，再去
惠山，还去了梅园。再浏览一下市
容，无锡也算是来过了。一圈下来，
往南昌观摩画展是名正言顺，到庐
山、杭州是借机，逛无锡算是耧草打
兔子，带捎的。

夜间乘车，白天暴走。人是有点
累，好在当时年轻，心劲也足，一觉醒
来，又是精神抖擞了。

如此这般，西安兵马俑、碑林，华
阴华山，苏州拙政园、狮子林，河南开
封少林寺等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地浏览过了。虽然有点“假公济私”，
但也能说得过去，搞美术的，“采风”
是业务需要。要说遗憾么，也有一
点。就是在安徽 20 年，没有去黄山
感受“迎客松”的盛情；路过滁州无数
次，没有去琅琊山欣赏苏轼的《丰乐
亭记》碑刻。

光阴荏苒。一晃三四十年过去，
如今的老吉已跨过古稀向耄耋挺进，
成为真正的老吉了。他本可享受正儿
八经、自由自在的旅游，却因自己太重
的家庭观念和小孙子缠住了腿。再想
想，谁又能把中国乃至世界看个遍，知
足吧。老吉常常这样宽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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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维维 文/摄

在杨浦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
和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中，
涌现了一大批不忘初心、自强不
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优秀农
民工。今年上半年，杨浦区首届

“优秀农民工”评选活动启动以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
和关注。由杨浦团区委推荐的黄
义龙就是其中之一。

一踏进上海柴油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迎面而来的
就是一股浓浓的“工业重金属气
息”。这里，就是黄义龙挥洒汗
水的“战场”。2003年，他从山东
沂蒙山老家来到上海，经过十多
年的刻苦努力，练就了高超的技
能，目前担任上海柴油机股份有
限公司发动机一厂装试车间总
装组班组长，也是杨浦区九届青
联委员。

零起点，一有机会就学习
从一名业务不精、技术不懂

的普通职工，成长为如今的总
装组班组长，黄义龙是如何做
到的？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始
建于1947年，柴油机技术开发能
力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产
品遍布载重汽车、客车、工程机
械、船舶、移动式电站等领域，并
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柴油机代表着强大的动力，
但是研发、生产柴油机要的却是
精湛的技术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我以前是一名消防战士，退伍之

后还是想着找一份工作，找一份
能学一门技术的工作。”黄义龙
来到“上柴”之后就给自己定下了
目标——学一门技术。

因为是零基础，所以最初他
在生产线上只能打打下手，但
是一有学习的机会他就积极参
与，公司的内部培训他几乎一
次不落，从最基础的理论逐步
摸索，虚心求教，逐渐掌握专业
技术。现在他已经是一名精通
柴油发动机装配试车的内燃机
装试技师。

因为努力所以被认可
光学技术还不够，黄义龙觉

得还应在文化课程上进一步提升
自己，所以他利用休息时间自学
了大专课程，并成功拿到文凭。
天道酬勤，黄义龙赢得了公司领
导和同事的认可。

因其高超的专业技能和良好
的职业素质，他曾先后获得上海
市“农民工风采大赛”银奖，上汽
集团“青年技术能手”、“青年生产
能手”、“优秀劳务派遣青工”，上
海电气集团“青年岗位能手”和

“新长征突击手”，上柴公司“优秀
党员”、“优秀员工”、“十佳青年”
等荣誉。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
市，她为每一位努力的劳动者提
供了发展机会。在老家有一双儿
女的黄义龙虽然想家，但觉得上
海是一片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热
土。黄义龙说：“等孩子放假了，
也想把家人带到上海旅游，看看
这里的发展。”

从“消防战士”
到“工业型男”

“新上海人”黄义龙付出的是辛勤的汗水


